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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86 年，赵国迁都邯郸。公元前 228 年，邯郸归
秦，赵国覆灭。自此至西汉初的数十年间，邯郸城经历了多次
的动荡与毁坼，城邑范围大幅缩减，西南城区的赵王城被改造
成为墓域。东周至西汉邯郸城的曲折演进历程，反映在考古学
层面亦有着较为明晰的轨迹。

赵邯郸故城遗址的发现与认识

赵邯郸故城遗址位于今邯郸市区。1940年，邯郸城遗址
首次发掘，发掘者认为，城址西南部的赵王城遗址是战国邯
郸城，而城址东北部则属于汉代赵都遗址。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大规模考古勘探及局部发掘证实，邯郸城遗址包括
隔河相望的两个城区：西南部的赵王城、东北面的大北城。
1979年，侯仁之指出赵王城为战国赵都新建之宫城，而大北
城是春秋以来的邯郸城，赵迁邯郸之后经过扩建和改建，至
汉代时为后赵国的宫城。1984 年，《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
告》发表，其结论与侯仁之的大致相同。自此，战国邯郸城
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的双城形态基本格局，成为学界的主流
认识。

赵王城遗址包括三座相连的小城，城内保存有多处夯土
台建筑基址，这些建筑遗迹的内涵及性质非常复杂。2009
年，我们在《赵都邯郸城研究》中推定，赵王城遗址的夯土
台基址之中可能存在有汉墓。2014年，乐庆森认为赵王城是
赵肃侯的寿陵城，亦即将赵王城的宫城性质改为单纯的陵园
所在。2016年，赵王城遗址3号夯土台基址试掘，发现空心砖
垒砌的台阶及疑似墓葬。2024年，赵王城遗址2号夯土台基址
之下发现大墓，据此赵王城为陵园之说似乎得到了考古验证。

然而，赵邯郸故城遗址多年来积累的考古迹象表明：战
国末期前后，赵王城作为都邑功能被废止，大北城回归成
为邯郸城的核心；秦汉时期，赵王城全部被改造成为大型
墓域，大北城西部被墓域挤占。因此，赵王城遗址的文化
内涵及演进轨迹，具有显著落差的阶段性变迁，以及曲折
复杂的发展历程。邯郸城在战国至汉代巨变的历史进程
中，邯郸归秦不仅是一个关键节点，同时也是赵王城墓域兴
起的一个契机。

赵王城墓域年代的推定

2024年，赵王城遗址2号夯土台基址之下，发现中字形竖
穴土坑大墓。此后诸多夯土台基址之下，也相继发现大墓。
赵王城遗址内墓群的集中发现，引起关于其作为宫城性质的
种种质疑。事实上，由于未经发掘，这些大墓的年代及性质
尚不清晰，但可以通过相关考古线索进行某种程度的推定。
根据赵王城遗址与墓葬的综合情况判断，这些大墓的年代应
在东周至汉代的范围之内。如果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赵王
城墓域的具体年代，大致应包括以下三个时间段：

其一，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亦即赵王城建城之前的墓
葬。若此，墓域性质应属于迁都邯郸之前赵氏宗族的墓地。
但是，此时的赵氏墓域在邻近大北城西郊的百家村一带，而
赵王城地域偏居西南，辟为同等墓域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
除有少量墓葬的存在。

其二，战国中、晚期，即与赵王城同时的墓葬。若此，
大墓即属于赵王城建筑群的重要元素，其当类似于中山灵寿
城、燕下都等都邑的格局，而赵王城的内涵及布局将要重新
认识。

其三，秦汉时期，即赵王城废止之后的墓葬。如此，赵
王城遗址与墓域则分属于前后两个时间段的遗存。

以上三个时间段的墓葬，理论上可能各自单独存在，亦
可能两个并行或三个同时存在，但第三个时间段墓葬的单独
存在，则有着较为坚实的考古学基础。这一推论的实证依据
和推证逻辑主要如下：

第一，根据赵王城遗址考古年表，赵王城作为都邑功能
废止于战国末期。

考古年表这一节点的主要依据是：赵王城遗址城垣内侧
防雨排水设施遗迹表明，城垣使用以战国末期为界，分前后
两大阶段。

前段：战国中期至晚期，为散水台阶使用时期，此时赵
王城作为城邑正常营用。后段：战国末期以后，散水台阶因
坍塌土覆盖而废弃，代之以使用排水槽道。严格说来，排水
槽道铺设于城垣坍塌土缓坡之上，表明城垣的原本功能严重
衰落，已近于废弃以至中止，此亦意味着赵王城作为都邑营
用已经废止。

第二，赵王城的废止，是墓域兴起的基础，由此城邑原
有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战国末期，赵王城废止，其原有都邑功能亦随之彻底转
变。赵王城营用的时间与城垣散水台阶时期相应，而墓域的
兴起则大致与排水槽道时期相应。换言之，城垣原本功能废
止，即意味着城邑营用停止，然后才是墓域的兴起，自此赵
王城由城邑性质转为墓域。

第三，赵王城遗址夯土台基址的综合线索显示，其建造
年代大多晚于战国末期。

1940年发掘的 2 号夯土台基址，发现褐色柱础石、走兽
柿蒂纹瓦当、米字格空心砖等。2016 年试掘的 3 号夯土台基
址，发现米字格空心砖垒砌的台阶、褐色柱础石、变形卷
云瓦当等；尤为重要的是，基址南侧平台的铺石层中出有
戳印“邯亭”的陶碗残片，此类陶器属于典型的秦器。以
上诸多元素的年代，个别可能为战国末期，但大多属于秦
至西汉时期。另外，赵王城南侧北张庄至郑家岗一带，分
布着“北张庄汉代墓群”，现存十余座带封土的大墓，其应
与北面一墙之隔的赵王城墓域存在某种关联，两者或属于
同一墓域范畴（图一）。

总之，根据目前所获的考古依据推定，赵王城墓域的主
体年代是在战国末期以后，以秦汉之际和西汉时期的大墓为
主，但不排除存在少量战国时期的墓葬。

赵王城改造转为墓域的历史背景

赵王城由城邑改造转为墓域，主要源自于历史进程的影
响。邯郸归秦之后，赵王城废止。秦末以后，邯郸进入后赵国
时期，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前，赵王城被改造成为墓域。因此，邯
郸归秦是赵王城墓域兴起的开始，也是主要历史背景的起点，而
后赵国则是墓域兴起的主因。

赵王城废止的原因，除了秦灭赵之外，主要由于城池的
毁坼。战国晚期至秦末，邯郸城经历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破
坏：前两次是秦军围攻邯郸城，第三次是秦末邯郸战乱。公
元前209年，武臣在邯郸自立为赵王，自此邯郸进入后赵国时
代。秦汉时期的二十余位赵王，以及邯郸城所遭受的战乱，
彻底改变了邯郸城的格局。大北城城区大幅收缩，城西百家
村墓域向四周拓展，向东延伸至城内西北隅。赵王城彻底废
弃而被改造为墓域，并与城南的郑家岗墓域连在一起 （即北
张庄汉墓群）。兴建于赵王城旧址之上的墓域，在战国时期的
宫殿基址之上建造了大墓，在城垣内侧覆盖原散水台阶的坍
塌土斜坡上，修建了替代的排水槽道（图二）。因此，赵王城
城垣排水槽道大致与墓域的年代相应，两者的兴起正是赵王
城彻底废弃的标志。

赵王城墓域的主体内涵及性质，应与秦末与汉代的后赵
国紧密相关。赵王城的废弃是墓域开辟的基础，而后赵国王
室宗族则是墓域兴起的主因。秦末及西汉在邯郸的诸赵王，
其死后的墓地所在，大多缺乏文献的记载。赵王张耳、张敖
之墓，或在咸阳，或在正定。赵王刘如意、刘友之墓，皆在
长安。其余诸赵王之墓，不详其地。秦汉时期邯郸城周边的
城西百家村、城南郑家岗两个大型墓域，应是以后赵国王室
贵族为主要成员的墓地，其中或应含有某位赵王。这些后赵
国墓域，既是秦汉赵国的重要遗迹，也是东周邯郸城废弃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赵王城墓域与城南郑家岗墓域的年代相近，两者宏观上
或属于同一墓域。很有可能，郑
家岗墓域是赵王城墓域向南蔓延
拓展的结果，此后一直延续至东
汉时期，最终形成一个规模巨大
的城南墓域。

甄别与辨识

长期以来，赵王城遗址考古
工作主要集中于城垣及外围，近
年开始聚焦于城内夯土台基址群
的发掘。由于赵邯郸城遗址延续
时间长，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尤
其是东周与汉代遗存经常处于交
叠状态，因此，层叠遗迹之间年
代与性质的厘清及辨识、原建筑
基址与后期墓葬之间复杂关系的
甄别及复原等等，无疑需要十分
细致而艰苦的考古工作。例如，
关于赵王城墓域内的大墓，何者
属于择地独立新建，何者是在旧
建筑基址之上的改建？墓域兴起
之前的赵王城原貌如何？现存夯
土台基址包含有怎样的形成轨
迹？但由于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的陶器特征十分相似，因此交叠
混杂建筑遗迹的清理与辨识，存
在着年代与性质判定的较多困
难。即使发掘一座年代较为明确
的大墓，其与墓域及原城邑之间
的复杂关系，亦需要进一步辨析
与廓清。另外，是否存在建城之
前或与城邑同时的大墓？若存
在，其与城邑之间属于何种轨迹
的时空关系？总之，有关赵王城
墓域的许多细节，还有待于今后
更多的考古探索。

从城邑到墓域，赵王城遗址
复杂的演进轨迹，不仅反映了邯
郸都邑功能的变迁，同时也是赵
国历史细节的考古学复原。赵邯
郸城遗址还有极大的考古学探索
空间，城邑总体建筑格局、各类
建筑单元的年代及性质等，均还
需要进一步地澄清与分辨。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

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
史前时期，这一区域先后分布着虞城马庄第五层遗存、大
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尉迟寺类型、造律台文化以及岳石文
化。该区域是中原与海岱、江淮等区域文化互动的前沿和
重要通道，诸多文化因素在此汇聚，夷夏长期在此交融，
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

先天的不足

石制品在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因此，这一时期的石料资源尤其是优质石材是关
乎文化兴衰发展的核心资源之一。苏鲁豫皖交界地
区属黄淮冲积平原，该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及其支
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其基岩深埋于百米以下的
沉积层中，仅有永城芒砀山、宿州龙脊山、徐州云龙
山等少数位于边缘地区的石灰岩质低山丘陵。此外，
该区域在史前时期属于典型的湖沼堌堆地貌，遗址
所在的堌堆周围被河网和沼泽环绕。这种地貌虽然
提供了渔猎之利与水源，但地处下游，加之深厚的
淤泥沉积，进一步阻隔了仅有的、通过河流远距离
搬运而来的零星砾石资源，使得就地取材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豫东和皖西北等腹心地区，甚至半径近
百公里内无任何稳定的山体或基岩出露，石料稀缺
程度远超周边区域（图一）。因此，苏鲁豫皖交界地
区可称之为史前石料最为缺乏的地区。

石制品的特征

受制于石料的缺乏，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石制品
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出土量不丰富。该区域出土的石制品远少于
石料相对丰富的地区，诸遗址均有此特点。例如大汶口
文化蒙城尉迟寺遗址1989年至1995年共发掘约7000平
方米，出土石制品 409 件。造律台文化淮阳平粮台遗址
1979 年至 1989 年发掘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出土石制品
仅 105件（不含残块）。这一数量远低于石料富集区的同
期遗址。

其次，生产非常薄弱。目前诸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绝大多数为成品，仅个别遗址有少量石镞坯、石刀坯出
土，数量少因而产量小。诸遗址与石制品生产相关的初
坯、石片、废料和石锤等也较为罕见，同时砺石多为小
型，不便于打磨石器。此外，虽然部分遗址存在石锛、
石钺等器类改制现象，但这些器类多数硬度较高，改制
不易，因此改制现象并不流行。综上，目前苏鲁豫皖地
区已发掘的诸遗址其石制品的生产皆无法满足自身需
求，均属于消费型遗址。

再次，充分使用非石质工具。虽然该区域的石制品器
类比较齐全，常见器类均有出土，但器类占比并不均衡。诸
遗址基本以石斧、砺石、石镞、石锛和石钺作为最主要的石
制品种类，合计占比往往在70%以上，而石铲、石刀、石镰
等农业工具占比较少。这一现象并非说明农业生产活动不
发达，而是该区域因地制宜使用非石质工具所致。苏鲁豫皖
交界地区旷野平林中遍布湖沼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此地
先民广泛使用木器和骨角蚌器替代石质工具。由于埋藏环
境不佳，木质工具难以存留，但诸如柘城山台寺（图二）、夏
邑清凉山、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均有与石制品数量大致相当
的骨角蚌器出土，尤以蚌刀、骨镞、骨凿等数量众多，一定
程度上可以弥补石质工具的不足。

最后，多数器类依赖外部输入。鉴于石料缺乏、本地
生产薄弱且出土石制品的器形普遍偏小，各器类多依赖外
部供给，尤其是石斧、石锛、石凿等无法被其他材质替代的
硬质工具，几乎完全来自外地。多源输入格局，使得该区域
石制品岩性种类丰富，同一器类的器型也呈现出多样性。
同时，石镞、石锛、砺石等器类存在优势岩性和相对集中的
器型，暗示可能存在相对稳定的来源渠道。需要明确的是，
输入至各遗址的石制品主要为成品，而非石料。

困境与展望

当前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研究多聚焦于陶器、

墓葬、大型聚落或城址，而石制品在发掘和整理中往往
被忽视，现有认识多停留于数量少、器形变化小的初步印
象，其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域
的石制品研究不仅需要岩性鉴定、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
等多学科参与，而且由于单一遗址出土数量有限、信息不
足，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系统地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
分析研究，其研究难度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然而正因如
此，这一领域尚存较大的学术空白，其潜在价值可在适
应策略、区域互动、社会演进等层面进行深入挖掘。

其一，研究资源困境下人类适应策略的珍贵标
本。石制品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原料短缺
必然对多项生业活动产生影响。面对“无石成器”的
困境，该地区先民将实用主义与资源环境相结合，广
泛利用其他材质的工具并积极寻求外部输入。正是通
过这套集“替代+输入”于一体的复合型资源利用策
略，维持了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形成了该区域独具特
色的石制品面貌，集中体现了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

其二，复原区域互动的流通网络。流通网络的运
转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区域资源互补与协作能
力。石制品以成品的形式输入该区域的诸遗址，则输
入地必然与生产地产生密切联系。苏鲁豫皖交界地区
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这些河流可作为重要的运输通
道，从而构建起细密的流通网络。由于石制品来源地
分散且总量有限，因此其流通模式倾向于开放式的小
规模零散交换或工匠人群携带，而非官方组织的集体
行为。政治性的资源管控并不明显，流通网络呈现出
较强的自由贸易性质。

石制品所代表的物质输入往往伴随着人群的流
动、技术的传播、贸易的开展，是区域间文化互动的“物
证”。开放式的流通网络赋予了这一区域较强的文化活
力，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造律台文化皆曾呈现川汇
四方、多元融合的繁荣景象。

其三，理解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史
前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已具备发达的流通网络和广域
的文化互动，然而该区域为何未能突破发展瓶颈，进
而演化出早期国家？从石制品生产流通角度或可提供
部分启示。

一方面，石制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生产
技术的替代和转移，虽使该区域先民从石器制作中解
放出来，得以更专注于农业、建筑或其他手工业，但
同时也导致其缺乏应对危机的技术储备。重要生产工
具的获取长期受制于外部环境，严重削弱了自给能
力，一旦供应链中断，聚落的运转将面临严重危机，
凸显了消费型聚落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苏鲁豫皖交
界地区的史前遗址普遍规模小，内部缺乏复杂分工和等
级制度，社会权力基础薄弱。反映在石制品流通领域，
其分散和流动的输入模式表明，社会权力结构更倾向于

“协商式”或“服务式”，难以催生一个能够垄断重要资
源与流通网络的强权核心，从而制约了社会向更高层级
的演进。这与早期国家“垄断-控制”型模式有显著不
同，例如拥有一个以资源获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
是二里头遗址能够步入早期国家的重要原因。

结语

手工业考古、文化交流互动与早期国家形成，均为
当前考古学所关注的热点。在此学术背景之下，苏鲁豫
皖交界地区的石制品研究，恰恰处于三者的交汇点上。
这些“不起眼”的石制品，不仅是先民在资源困境中谋
求生存的智慧见证，更是复原区域互动网络、理解早期
社会发展的特殊窗口。

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近乎空白。原料
来源不明、流通路径不清、区域比较缺失……诸多
基础问题尚待解决。我们呼吁重视这片学术沃土，
以多学科手段系统推进，让沉默的石器讲述完整的
史前故事。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丹
淅流域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
号：2025XWH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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